
“写生文"观与 “非人情美学’’木 
— — 析夏 目漱石小说 《草枕》的图像性叙事 

陈 雪 

内容提要 《草枕》 中图像性叙事与漱石的 “写生文”观紧密相连，与 “非人情美学”的 

意境相互交融，这在主人公那美的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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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枕》 (1906)是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 

石 (1867—1916) “写生文” 的代表作。 “写 

生文”最初因倡导俳句的革新而兴起，以正 

冈子规为代表的作家主张从写实主义角度把握 

这一体裁。在此基础上，漱石主张保留 “写 

生文”原有的传统韵味，赋予其 “美”的价 

值，形成一种主观性的 “写生文”观。笔者 

认为 《草枕》特有的图像性叙事特征，与漱 

石的 “写生文 ”观及 “非人情美学” 想有着 

密切的关联。 

一

、 《草枕》的图像性叙事 

图像性叙事意味着语言艺术的图像化。文 

本和图像都具有叙述功能，两者的差异体现在 

时间 (语言)维度和空间 (图像)维度的不 

同表现形式 上。 通常 图像对 应空 间性思维 ， 

文学包含时间性思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 

为一种语言艺术，可在小说的结构、情节以及 

人物塑造方面强化空间维度的叙述效果，淡化 

时间维度的表现形式，产生图像性的叙事效 

果。小说 《草枕》便体现了这种特质，利用 

淡化 时 间的叙 述 ，展 现 出 图像 系 列并 置 的 

效应。 

《草枕》各章相对独立，即刻意模糊故事 

的 “时间性”，利 用事件 并置 以突 出 “空 间 

性”显现出有别于普通小说的特质。该小说 

共 13章，除第 3章 “抵达旅馆后”及第6章 

“傍晚”涉及大致时间外，其余章节都未交代 

大致时间。但是，每个章节却清晰地介绍了场 

所 ，明确了空间位置。各章缺乏明显 的时间连 

系 ，相反 ，作为情节发生的场所则交待得较为 

明确，对空间场景如 “镜池”的诡异气氛与 

“观海寺”的神圣氛围作了细腻刻画，由此产 

生静止空间并置的效果 。 

《草枕》各章之间因果关系不明显，处于 

模糊化、片段化状态，其中夹杂大篇幅的叙述 

者思绪的描写 ，情节宛如由一幅幅绘画性场景 

构成。以下为 13章的大致内容。第 1章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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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的主题分别可归纳为 “ ‘我’登山时见到 

的自然景观”、“将老婆婆家的情形视为画中 

景”、“‘我’的梦幻场景”、“‘我’与那美的 

交谈”、“剃头师傅谈论那美”，第 6章与第 7 

章内容都是有关 “‘我’想象那美神秘气质的 

形象”，第 8章至第 l3章的主要情节分别为 

“主人请 ‘我’品茶的场景”、“‘我’与那美 

谈论 ‘非人情’的情景”、“‘我 ’想象那美 

投水并浮于水面的容姿”、 “观海寺内外的自 

然景观”、“那美与前夫相见的场景”、“送久 

一 的场景，离别瞬间那美 的表情”。由此看 

来，各章之间缺乏逻辑性及对人物命运的关 

注。叙述舍弃对事理的逻辑性关注，只停留于 

表面印象，带来 “语境”缺失以及 “非连续 

性”的效果，这也正是构成图像性叙事的必 

要因素。这种叙述效果往往使人们满足于对事 

件的直观把握和瞬间感受，忽视对事件背后的 

分析。通过打破常规的时间叙事模式，各章节 

呈现出零散的图像效果。 

如上所述，在 《草枕》的图像性叙事中， 

“时间” 因素受到淡化 ，“空间性” 有所增强。 

可以说 ，该小说对时间进行了空间化处理 ，使 

时间性通过空间性表现出来，形成以空间形式 

表现出来的时空统一体。语言叙事 (尤其是 

传统小说)常被认为是时间占主导的叙述方 

式。传统叙述注重故事事件的时间序列及因果 

联系。布鲁克斯在强调叙事 的时间性时指出 ， 

“我们也许可以把情节看成逻辑⋯⋯其命题仅 

仅是通过时间的序列和进程展开的⋯⋯我们要 

整理从人类的时间性意识中抽取的那些意义 ， 

原则性的整理成序的力量便是情节。”②H．玻 

特 ·阿博特也把时间作为叙事的主要特质，认 

为 “叙事是 我们 人类 把对时 间的理解组 织起 

来的原则方法”。@与时间叙事相反，“图像叙 

述文本是空间艺术 占主导的叙述方式。构成图 

像的各个因素，如构图、色彩、人物或风景， 

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的并置”。④小说 

《草枕》将相对独立空间中人物与环境等要素 

的并置，正是图像性叙事特征的体现。 

这种呈现为绘画性的叙述属于漱石文学的 

创新性手法，《草枕》里也流露出尝试这种手 

法的意图。第 6章叙述者阐释了诗人莱辛在其 

文艺理论中提到的观点，“以时间流动为条件 

而产生的事实，即为诗的本质”。 并且，叙述 

者提及有意尝试排除时间因素的诗歌创作： 

“我认为，如果诗适合于表现一种心境，那 

么，可以不必借助于受时间限制而顺次推移的 

事件，只要单单充分具备绘画上的空间要素， 

也是可以用语言描写出来的。” 他还认为这种 

想法具有创意性，“我的想法也许有些古怪。” 

(159页)文中叙述到 “我”基于这种想法， 

尝试创作诗句， “青春二三月，愁随芳草长。 

闲花落空庭，素琴横虚堂。蠊蛸挂不动，篆烟 

绕竹梁。” (159页)尽管文中论及的是作诗， 

而这也正与 《草枕》 的创作初衷相一致。漱 

石在 《文学论》的 《文学的 F与科学的 F比 

较一览》一文中提到，文艺家可以随意切断 

时间的链条，将某一瞬间作为永恒表现出来， 

例如和歌、俳句以及大部分的汉诗都属于表现 

瞬间的艺术。 漱石正是意识到突破传统理念 

的可能性，通过时间淡化有意识创作出图像性 

的叙事作品。米歇尔借用穆里 ·克里格的理论 

指出 ，视觉艺 术不 只是视觉经 验的语 言再 现 ， 

而且 “是为把语 言汇入形式 结构 ，从 而把语 

言的时间性运动 ‘净化’为空间形式 的序 

列”。@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 ， “文学是一种 

语言艺术，因而其叙述功能主要体现在时间之 

维中的延续，但文学也具有其他符号体系的一 

些特点。比~n／J,说的结构、情节和人物塑造都 

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从而使这种语言叙述具 

有了图像叙事的功能。” 因此，尽量淡化语言 

叙事的时间性，将时间维度尽可能转化为一种 

空间的延伸，是漱石 《草枕》的一种创新。 

《草枕》的图像性叙事与文中第一人称叙 

述者密切相关。由于叙述者及主人公 “画工” 

统一于第一人称 “我”，叙述者也就带有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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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从而增添作品的绘画性因素。第一人 

称 “我” 虽体现叙 述者 与 “画工 ” 的统一 ， 

同时担当叙述者与视点人物的角色，但也可认 

为存在两个 “我”：作为 “画工”的 “我” 

是叙述者的 “我”意念中建构出的人物。两 

个 “我”的不同叙事功能，构成作为叙述者 

的 “我”与作为经验实体的 “我”的二重性。 

叙述者的 “我”，是存在于小说意境空间外的 

抒情主体。另一个 “我”则是与小说出场人 

物处于同一故事框架 中的主人公 “画工”，即 

被视为 “画”中的 “我”，这个 “我”与人 

物之间不存在感情瓜葛，“只能站在第三者的 

立场上” (109页 )，是客观看待周围人物的见 

证主体。“当我把有形 的 自己忘却尽净 ，用纯 

客观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时候，我才能作为一个 

画中人和 自然景物保持着协调的美 。”(113 

页)因而，“我”与人物之间始终保持无形的 

“距离感”。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 “我”属于 

所谓的 “边缘化 的第一 人称叙 事”，主 人公 

“我”自身形象并不清晰，作为故事人物的表 

现功能被淡化，反之，作为叙述者的一面得以 

增强。 

《草枕》里的人物被视为 “景”，作为主 

人公画工的 “我”与其他出场人物之间似乎 

存在隔离，这种 “距离感”是强化图像性叙 

事效果的重要因素：“我也要把即将碰到的人 

物⋯⋯都当成大自然的点缀加以描绘 ，进行观 

察”(112页)，“我想，她的这副身影恰好是 

春天山路上的一个景物。”(117页)正是由于 

这种 “距离感”隔开了 “我”与出场人物， 

阻隔读者了解小说人物命运的途径，情节内容 

的前因后果变得更为模糊，文本情节的片段性 

效果增强，整个文本呈现 出图像性 的叙事 

特色。 

此外，《草枕》的图像性叙事与 “非人情 

美学”的理念密不可分。这种 “非人情美学” 

并非 以往学者所说 的那种逃避 现实 的消极态 

度，而是包含着直面现实的积极的人生哲学 ： 

1 54 

“苦痛太盛，就会毁 掉全部画面。相反 ，一味 

追求欢快的表现也不可取。”(189页)这种超 

越 “人情的世界”的理念是一种与自然融为 

一 体的 “无我”意境。《草枕》提到，“然而 

诗人和画客，都能尽情咀嚼这个充满对立的世 

界的精华，彻底体会其中的雅趣，” “他们的 

欢乐不是来 自对物的执着之念 ，而是与物同化 
一 处。一旦化为物的时候，茫茫大地上再也找 

不到树立自我的余地。”(154页)而且，文中 

论及，“我只把这景色当成一幅画来看，当作 

一 卷诗来读，” (109页)从而达到 “没有劳 

苦 ，也没有忧虑” (109页)的心境。可见 ， 

其中蕴含解脱于世俗烦恼的释然之感。因此， 

由于舍弃对 “人物心理” 的分析 以及对人 际 

关系的深入介绍，使小说具有了人物与自然融 

为一体的绘画性特征。有学者曾指出， 《草 

枕》的叙述者 “我”与其前期作品中 《我是 

猫》及 《哥儿》等作品不同，更具理性、思 

索的特征 。 

《草枕》选择的舞台为理想的世外空间， 

时代性无形中受到削弱，与创作主旨 “非人 

情美学”相协调。龟井秀雄指出，该小说的 

时代背景为明治三十四年的春季或次年春季， 

但小说中村民从未提及任何具有时代的代表性 

的事件，画工 “我”也似乎没有阅读报纸的 

习惯。 可见，漱石在创作该小说时不仅淡化 

情节的时间性，而且有意识地将时代性因素模 

糊化，构建起 “桃花源”似 的超现实时空。 

总而言之，漱石在 《草枕》 中通过时间的淡 

化，空间的延伸 ，将空间中的人物及环境并置 

起来，并巧妙运用 “画工”的 “我”与其他 

人物之间的 “距离感”，充分突出了图像性叙 

事的效果。这种叙事 以 “非人情美学 ” 的理 

念为创作主旨，图像性特征与 “非人情美学” 

意境交织起来，相辅相成。 

二、图像性叙事与 “写生文’’观 

《草枕》的图像性叙事手法与漱石独特的 



“写生文”观与 “非人情美学” 

“写生文”观念紧密相连。日本的 “写生文” 

从 “俳句革新 ”发展而来 ，取材范围往往局 

限于 “自然”，而漱石在 《草枕》 中尝试描写 

人与自然的融合，有意识突破传统 “写生文” 

的叙事手法，显示出将 “写生文”与小说兼 

容并包的创作态度。因而，夏目漱石将 《草 

枕》定性为 “俳句的小说”，兼具传统 “写生 

文”与传统小说的特质，是将传统 “写生文” 

作小说化转换的有益尝试。 

《草枕》可视为漱石写生文的代表作，漱 

石本人论及写生文的文章很少，主要集中在 

《写生文》一文以及虚子短篇小说集 《鸡头》 

的序文中。其主要观点是写生文作者首先是观 

察者，应将着力点 置于观察 者身份 的 “心的 

态度” 上 ， 是 一种 “大 人 看小 孩 的 态度 ”，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 他指出没有父母看 

着孩子哭，自己也会哭 的，因为两者立场相 

异，而 “普通的小说家”则会与哭泣的人站 

在 同一 立 场， 自己边 哭 边 叙 述 别 人 哭 的 场 

景。 由此看 来，漱石写生 文的特点在于作 者 

与小说的距离感 。 

漱石的 《文学论》中也有论及写生文的 

相关部分，即第 4篇第 8章的 《间隔论》。漱 

石讨论了如何使读者直接感受剧中人物印象的 

问题 ，论述了 “空间缩短法”的第二种方法： 

“作者自身成为剧 中主人公，或次要主人公， 

或呼吸剧中空气的一员。由此读者可以不受第 

三者的作家的干涉，便于直接与小说世界接 

触。”四其中显示出写生文叙事手法的特点，即 

使作者成为主人公，但这一主人公的身份是 

“观察者”。漱石在 《草枕》 中将写作对象视 

为画中之景，不注重 描述事件发展 的前 因后 

果，不关 注人物 内心世 界。故而，漱石 在 

《我的草枕》一文中说，《草枕》是站在 “所 

谓普通小说对立面立场上创作的”， “没有主 

题，也没有事件发展的脉络”。 可以说漱石在 

《草枕》 中运用了 《文学论》中论及的 “空间 

缩短法”，亦即 “间隔法”。该手法折射着漱 

石的写生文观，从而使 《草枕》具有片段性 

的可视性因素，含有绘画性与文学性融合的图 

像性叙事特征。 

漱石的 “写生文” 观与正 冈子规有所不 

同。子规一味强调客观性，不添加主观的虚构 

成分。子规在 《叙事文》一文中说：“当看到 

某种景物或人事而觉得很有趣时，将其改写成 

文章，使读者与自己都感到有趣。不必用语言 

修饰，无须夸张，只要如实地模写出事物原样 

即可。” 子规的 “写生文”观接近写实主义的 

创作手法。“写生文”最初由倡导俳句革新而 

兴起，之后正冈子规等作家都主张从写实主义 

角度以客观性描写手法把握这一体裁。而漱石 

却传承了写生文最初的文化精髓—— “俳味 

的美”，保持了原本的传统韵味。这种创作风 

格与当时兴起的具有复古倾向的文学形式 

“美文”较为接近。 “美文”常采用华丽的辞 

藻，内容以自然描写为主。“美文”最显著的 

特征是对旧文体中华丽辞藻的保留。@漱石在 

《我的草枕》一文 中谈到 ， “只要让美 的感觉 

留在读者脑中就足够了”， 并认为 《草枕》是 

“以美为生命的俳句性的小说”，“是一种能在 

小说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的新形式”。∞ 《草 

枕》中漱石写生文的客观性主要体现于叙述 

者或作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者 “我”与 

小说其他人物之间保持距离感。同时，漱石又 

强调叙述者 “心的态度”，这是主体能动性的 

体现。这种 “心 的态度”可视为 “禅味俳 

味”，与 “非人情美学”理念相通 。 

相对 于主 人公 “那 美 ” 的个 性及 情感 ， 

小说展现得更多的是作为抒情主体的叙述者 自 

身的情感世界。《草枕》整体上是以叙述者的 

“情绪”而非情节为主线来组织内容，可谓 

“抒情诗的小说”，是一种 “诗化”的小说， 

也可以说是 “散文式”小说。该小说注重背 

景、氛围、意境的细腻描写，且描写的是春季 

风景。漱石在写给津田青枫的信中谈到：“世 

间我所欣赏的人逐渐减少，于是天地草木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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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美丽，尤其是近来春光格外灿烂 。我也因 

此而生活着。”@同时，《草枕》重视语言的表 

现功能，刻意营造 “非人情美学”的意境。 

漱石在 《草枕》中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环 

境氛围的渲染 ，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这种夹 

杂有主观因素的 “写生文”对应于高浜虚子 

所谓的 “主观性写生文”，与之前正冈子规提 

倡的 “客观性写生文”形成差异。高浜虚子 

的写生文 观也经 历 了由 “客观” 向 “主观” 

的转换过程，且逐渐形成 “主观” 与 “客观” 

并存 的特 点 ，这种 共 存 性 也包 孕 于 漱 石 的 

“写生文”观。 

值得强调 的是 ，濑石对 于 “美” 这种主 

观性因素的强调与他反自然主义立场有关。当 

时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盛行，自然主义文学的主 

要特征在于暴露 人生 的真相 ，带有 “无解决 

无理想” 的特点。这种仅强调 “真 ”而缺乏 

“美” 的特征与漱石 的文学观形成巨大反差。 

漱石前期作品中的反 自然主义立场尤其鲜 明， 

有学者指出漱石步入文坛的起点与当时正在蓬 

勃发展的 自然主义无关。 超现实的手法与当 

时盛行的自然主义流派文学风格相悖，也与漱 

石前期作品，如 《哥儿》 中凸显故事性、现 

实性的特色形成鲜 明对照 ，在超现实主义意境 

中表现作者 “非人情美学”的理念。 

总而言之，漱石创作的写生文与芭蕉 的纪 

行文以及子规的随笔较为接近，将当时的心 

境、思想、感情等作为不可缺少的要素融入其 

创作。漱石的写生文不仅追求所谓客观性，同 

时也融入 了创作 主体的观念性 因素，形成 

“主观性写生文” 的风格。 

三、图像性叙事中的人物： 

“非人情美学"的载体 

《草枕》 的图像性叙事主要体现在那 

美形象 以及 自然 氛 围 的描 写 上 。正 如 相 原 

和邦所言 ，该小说核心在于追求女性美的 

描写及 自然描写。@值得一提 的是，人物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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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是 漱石 对 传统 “写生 文 ”叙 述 范 围的突 

破 ，是 “写 生文” 向小说逐 渐转换 的关键 。 

文中画工 将所有 人物视 为 “画 中人 ”，那美 

是这幅 画 的 中心 人 物 ，是 “非 人 情 美 学 ” 

理念的载体。叙事通常是在情节中展示人 

物生命体验的过程性，而图像性叙事往往 

忽略人物 内在 心理 世 界 的描 摹 ，具 有 瞬 间 

性、片断性等特征。 

那美是 《草枕》 “画中人”的中心人物， 

从画工在山岭的茶屋想象那美的新娘容貌 ，到 

小说结局 中 “胸中的画”瞬间成立，都是 以 

画的形式展现。仿佛在画工眼里 ，那美的所有 

姿态都被定格于一幅幅立体画中。“啊，一位 

姑娘骑着马，站在樱花树下 ，樱花片片飘落下 

来，姑娘的发髻上落英缤纷——我又打开写生 

本，这景色既可入画，也可吟诗。” (119页) 

这是画工根据传闻的印象想象出的那美形象。 

“鼻端不尖不圆，既不显得轻薄，也不显得迟 

钝。画人图中也许是个美人儿。”(132页)这 

是对那美实际表情的描绘。以上两处对那美形 

象的描述都离不开将其绘制于 “画”中的思 

维框架。 

同样，第 12章那美与前夫密会的场面也 

采用了图像性叙事手法。在描述那美与前夫相 

会时 ，情节被淡化 ，人物关系及情感逻辑因素 

都未具体呈现，只停留于相对静止的图像性 

叙述 ： 

稍后 ，男子猛地抬起垂下的头，半旋着脚 

跟，似乎不寻常。女子飒然张开双臂 ，面 

向大海，腰带间似乎闪现出短剑来。男子 

昂然走开，女子以两步左右的距离紧跟其 

后。女子脚穿草鞋。男子突然站住，看来 

是被女子 1住的。 

以上描写丝毫未涉及两人之间对话 、表情以及 

心理的内容 ，仅停留于由绘画角度观察 的视觉 

性场面。文中在故事选择上只截取几个片段， 



“写生文” 观与 “非人情 美学 ” 

对该人物命运缺乏持久关注。可以说，那美的 

个人经历及内心世界受到遮蔽，文中的 “我” 

与那美之间保持 “距离感”。这种描写可称为 

“外在描写”，并非为关注人物内心及命运的 

“内在描写”。 

漱石在创作图像性叙事的小说 《草枕》 

时，侧重视觉表现，将人物作为大自然的点缀 

性景物加以描写，使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注 

重 自身艺术理念的表达 。这种思想与坪内逍遥 

在 《小说神髓》(1885)一书中提倡的将 “人 

情”作为 “小说的主脑”的观念恰好相反。 

明治三十九年漱石在写给小宫丰隆的信中写 

道：“天地开辟以来无类似作品。”固可见，漱 

石在该作品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开辟新的创作手 

法。 《草枕》 中遮蔽的是出场人物的心灵世 

界，突出的则是作者的美学理念，在这种美学 

理念的观照下，那美的形象成为 “非人情美 

学”的载体。 

小说一直贯穿着 画工 “我” 的 “非人 情 

美学”理念 ，其 意 图在 于追寻处 于现实而 又 

超越现实的 “非人情美学”的意境，那美成 

为体现这种意境的中心人物。起初，该人物的 

表情被描写为 “静”与 “动”共存。小说结 

尾处描绘了那美 “哀怜”的表情，并提到画 

工心 中的画成立 。有关 结局 中的 “哀怜” 表 

情是否与 “非人情美学 ”存在矛盾 ，学者们 

的意见有所分歧。从文本表层内容上看，似乎 

有些矛盾。第 11章之前，叙述者围绕 “非人 

情美学” 的艺术加 以思考。第 12章访 问大彻 

和尚之后 ，作品的基调发生微妙变化 ，开始从 

“人情的狭小立足点”嘟讨论艺术。结尾处那美 

的面容出现 “哀怜”的表情，笔者认为该表 

情的内涵与 “非人情美学”相一致。小说对 

“哀怜”的解释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 

的人之常情” (189页)。这一瞬间表情的显 

现，画工心中理想之画得以成立，这一瞬间定 

格于无限的永恒中，体现了立足于人情世界而 

又超越 现实 的 “非 人 情 ”理 念。如前 所 述， 

图像性叙事往往使人们满足于对事件的直观把 

握和瞬间感受，忽视对事件背后的分析。《草 

枕》里仅描写 “我”对这种表情的瞬间捕捉 

以及直观感受，并未对该表情作深入细腻的描 

写，且以此为小说的结尾。莱辛在 《拉奥孔》 

中论及 “艺术 由于材料 的限制 ，只能把它 的 

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时刻”， 并认为 “绘画在 

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 

一 顷刻 ，所 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 的那一顷 

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 

清楚的理解”。四那 “哀怜”的顷刻表情正是 

“最富于孕育性 的顷刻”。该表情并未表 明那 

美命运的结局，但包孕着一种无言的生命倾 

向，对于这一瞬间的把握性描写符合图像性叙 

事的规律。 

从艺术角度看，漱石也是希望通过审美境 

界的一元化表达小说的主旨，《草枕》一元化 

的审美境界正是 “非人情美学”的意境。小 

说结尾处体现漱石希望达成的 “物我如一” 

的意境，正如浞英彦谈到的，这是一种意识内 

在时空中构筑 的超越 自我的 “纯一无杂” 的 

境界。固 《草枕》里通过超越世界的虚构性构 

筑，体现对 “物我一致”的美学追求。“非人 

情美学”正是属于 “纯一无杂”的理想境界， 

漱石晚年的 “则天去私”思想也同样体现了 

艺术家所追寻的统一的理想意境。 《草枕》 

里 ，那美从 “物我对立” 到 “物我如一 ” 的 

超越过程，在图像性叙事的作用下成为 “非 

人情美学” 的载体，具有审美客体对象 的 

特征 

结 语 

《草枕》各章之间逻辑关系淡薄，构成 

“语境化”缺失及 “非连续性” 的叙述效 

果。该小说 打破常规 的时 间性叙事方 式， 

构建出图像系列的视觉性统一体 ，具有图 

像性 叙 事 的 特 征 。该 特 征 与 漱 石 独 特 的 

“写生文 ”观 密切相关 。传统 “写生文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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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追求客观性 ，而漱石却在此基础上添加 

主观性 的抒 情 色彩。由此，漱 石对 传 统 

“写生文”作了小说化的尝试，使之具有传 

统 “写 生 文 ” 与 传 统 小 说 的 特 质 。小 说 

《草枕》具有 “非人情美学”的意境 ，蕴含 

“客观 ” 与 “主 观 ” 的 共 存 性 。其 中注 重 

“美”的主观因素的添加 ，体现了与自然主 

义文学 的异 质 性 。主人 公那 美 作 为 图像 性 

叙事人物，正是这种美学意境 的载体，对 

其 “哀怜”表情的描述显现 出对事件的直 

观把握 和 瞬 间感受 ，凸显 了 图像性 叙 事 的 

独特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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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ketches and“Hi—Ninjon—Bigaku”： 

The Images as Narration in Natume Souseki’S Kusamakura 

CHEN XUe 

Abstract：Natume Souseki’S narration in Kusamakura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use of images．Such a 

narrative style is related with Natume Souseki’ S idea about literary sketches：the conception of“Hi— 

Ninjou—Bigaku”． 

Key words：Natume Souseki，Kusamakura，literary sketches，Hi—Ninjou—Bigaku，the image 

of narrative 

l5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 ：何 卫 


